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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之夢 

 

焦裕凡下個月將滿三十了，一個月領扣除勞健保後剩餘的兩萬九千多元薪

水，再扣除每個月八千五百元的房租、四千元的就學貸款、五千元的孝親費、

一萬元的生活費，還不包括突如其來的應酬、交通，一個月可以用來儲蓄的金

額不到兩千元，別提買房買車，入社會後戶頭攢下的錢甚至不足十萬。 

 

「我都快三十了，連十萬都拿不出來。」 

 

加班後泡酒吧的時間越來越長，酒也跟著越喝越烈，焦裕凡發現入社會的

時間越長，人也會跟著精明起來，幹他們這一行的最講求效率，這杯酒必須夠

有效率，能一下達到他追求的飄然。三分之二杯環遊世界下肚，焦裕凡感到渾

身發燙，眼眶緊緊的，腦殼疼的彷彿下一秒就會崩裂了。 

「慢點喝。」 

酒保曾定與焦裕凡相識許多年，對他下班後來找自己喝喝小酒嘮嗑一頓的

習慣早已見怪不怪。 

「我就知道你會成功。我早就預料到了……嗝，你看看你，這麼年輕就開

了一間自己的酒吧……嗝，哪像我……他媽的。」 

「你別喝酒，把錢存下來，幾年過去戶頭裡的數字應該能好看點。」 

曾定不好意思去潑焦裕凡冷水，他當初不惜一切也想把店開在市中心，沒

想到光是店租就壓得他喘不過氣，開幕第一年生意還算好了，誰知道第二年就

碰上了全球疫情，來客數大大減少不用說，幾個月下來那營業赤字更是一天比

一天猖狂的，曾定好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就怕有一天撐不下去，只要一想到店

倒了自己多年的辛苦也通通白費了，就會下意識的去啃咬指甲，他人光羨慕表

面，背後辛苦就無心知道多少了吧。 

「你知道嗎？」焦裕凡面前的玻璃杯空了，他漲紅著臉粗魯地解開繫在脖

子上的格紋領帶，「像我這種社畜……幹，一個月領不到三萬，加班整理廠商名

冊、趕報表趕到凌晨四點才下班，然後操你媽想領那幾塊加班費，還要看別人

臉色我操。」 

曾定聳肩，將一杯水推至焦裕凡面前。還能怎麼辦，為了在台北生活下去

誰又不是這樣竭盡全力了，來不及提議招待一杯特調，焦裕凡若一隻報時的布

穀鳥，從高腳椅上倏地彈起來了，「走啦，明天九點要進公司開晨會。」西裝外

套一甩，歪七扭八的踉蹌地推門離去。 

 

外面只有十三度哩，好歹把外套穿上吧。 

 

清晨八點，不，應該是七點五十八分，焦裕凡就被窗外轟隆作響的機械聲

吵醒，耳畔還夾雜著昨日聽到的最後一個聲音——曾定叮囑他把外套穿上的喊



 2

聲。 

「媽的。」焦裕凡氣極了，憤怒的跺下床使勁甩上窗戶。 

「通通給我閉嘴，你娘哩，剛蓋完一棟現在又在鑽什麼鑽，他媽的，你蓋

再多老子也買不起，他媽誰買得起。」 

以前在老家唸高中的時候，焦裕凡總覺得鬧鐘是世界上最煩人的東西，他

沒想過的是鬧鐘按一下就會停了，惱人的施工會一路從早晨持續地不間斷地鬧

到傍晚，一鑽就是好幾年。 

有時焦裕凡加班應酬到夜半，到家時窗外已透著淺淺微光，他很累，可躺

在床上卻怎麼樣也睡不著了，滿腦子都在想著：再兩個小時四十四分鐘後就要

開始施工了、再一個小時五十三分鐘後就要開始吵了、媽的、幹、不用睡了不

用睡了。 

麻木的感覺會由手指開始蔓延開來，至手腕、肩頸、頭頂，待鑽頭一打入

地面發出第一聲響，焦裕凡便會大罵一聲，幹，然後「碰」的一聲重重擊打著

那張據說比較好入眠的獨立筒床墊，焦裕凡會隨著籠罩整棟公寓的捶打重擊，

用力的洗漱、用力的梳頭、用力的繫領帶，然後用力的甩門而出。 

焦裕凡有個大學好友跟他在同一棟大樓上班，為了節省房租在桃園租了間

雅房，一個月只需負擔六千元的房租，可每天早上五、六點就必須起床準備，

來回往返的機油錢與交通費加總起來雖不會多於八千元，耗費的時間成本卻十

足驚人了，而就在上個月那名好友告訴他，租屋處附近有了一些建設規劃，未

來有機會發展成文化商圈，因此——也開始施工了。 

上班的路上焦裕凡會經過幾間咖啡廳，他習慣帶杯大杯熱美式搭乘通往十

一樓的電梯，清晨醒來就感到喉嚨有些腫脹，本以為喝幾口熱咖啡就會好，沒

想到連頭也開始痛起來了，焦裕凡心煩的想著：只求等會兒的晨間會議輪不到

我發言就好了。 

走進辦公室，隨意吞了幾顆放在抽屜裡的感冒藥，焦裕凡擔心藥效會使自

己在開會時打起瞌睡，他又匆忙灌了幾口咖啡，便被同事催著開會去了。 

也許是早晨開會的緣故，會議室裡瀰漫著濃濃的咖啡香氣，說也奇怪，咖

啡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它會隨著環境改變週遭氛圍，方才步入咖啡廳時焦裕凡

分明有種心神安定的感覺，怎麼現在卻覺得這股味道讓整間會議室的窒息感更

加厚重了，最後一個入場的同事將門給帶上的那一刻，焦裕凡頓時感到呼吸系

統的停擺，他微微扯開領帶，想藉此削弱惱人的窒息感覺。 

 

「安謝爾斯跟莫蘿絲這兩間公司是誰負責的？」 

沒想到會議開始沒多久，焦裕凡負責的兩間廠商便被雙雙點名。 

他不由在心底嘆了口氣，緩緩舉起手來。 

專案業務經理見狀，氣得將眼前一整疊資料甩上桌子。 

「你的廠商要申請退展，胡來！」 

焦裕凡感覺全身所有的血液在那一瞬間通通衝向腦門，斗大的汗珠不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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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頂冒出來，一時間他腦筋空白什麼也答不上。 

「我問你離展期還有多長時間？為什麼到現在還會遇上這種問題？是你不

會溝通還是沒有能力？這種廠商為什麼要找來給公司添麻煩？」 

經理發起飆來從喉間滾出的聲調聽著就像一頭發了瘋的鹿。 

這種狀況焦裕凡根本不知道該回些什麼坑坑疤疤的說：「抱歉、經理，我能

不能給我一點時間，可能的關係我……。」 

「你知道今年參展企業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一，攤位場地跟主視覺都規劃得

差不多了，新聞稿發了，宣傳網站的廠商名冊也都公開了，說不來就不來，接

下來是不是大家都這樣說不來就不來就好？展不用辦了！公司也不用開了！」 

焦裕凡當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其實廠商不來也罷，反正訂金當初在簽

合約的時候都談好了。偏偏今年觀光旅遊業不景氣，展場規模連帶受到影響

了，當初在跑業務時他們部門的同事各個怨聲載道，尤其是負責郵輪公司還有

航空公司的同事，那時焦裕凡還挺慶幸，自己的客戶名單中主打國內旅遊的企

業還真不少，可現在好了，什麼時候不耍賴，申請核准了、訂金付了、攤位也

為他們預留了，竟然這樣背後捅他一刀。 

「學長，你也別太自責了，其實這也不是你的問題，今年的規模跟去年比

真的縮很多，上面也給經理很大壓力。」鄰座同事在會議結束後，好心遞了杯

即溶咖啡以示安慰。 

面對這樣隔靴搔癢的關心，焦裕凡賣力擠出一個職場專用微笑，和氣地接

過同事的好意。他滿腦子都在思考，該如何與這兩間背棄自己的廠商低聲下

氣，乞求對方至少參與完這個展期，好讓自己有個交代。 

午休時間，同事們紛紛離開座位用餐，焦裕凡因為劇烈的頭痛只能虛弱的

伏在辦公桌前休息，早上一下喝了兩杯咖啡，胃裡的酸液不安分的翻攪著，焦

裕凡心想：幸虧辦公室裡沒長幾顆健康的胃，待午休結束後隨便找個人借胃藥

吃得了。 

 

「你竟然……還睡得著？」 

半夢半醒間有人突如其來的出聲，嚇得焦裕凡猛然坐起身。 

穿著西裝的馴鹿站在焦裕凡的辦公桌前面一口又一口口吃掉熬了好幾個晚

上辛苦整理出的廠商名冊還有一些兒報表。 

操你媽的。他憤怒吼。 

黑色的血從馴鹿的口中裡外噴出，被牠吃進去的一些些紙張竟長出鋒利的

齒輪子從馴鹿的食道氣管胃噴湧出來的噴濺到焦裕凡臉上。 

有人在喊救命他聽到救命救命有男有女救命最後發現是他自己。 

焦裕凡快溺死了溺死在，那灘黑色的血裡了。 

忽然間一個猛然的巨響轟隆隆的響很混亂但是馴鹿死了周圍變得好吵好亂

好雜好想去死操你媽。 

怪手開進來了公司的牆被鑿開了一個大洞馴鹿就這樣被輾死了開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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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凡想高舉雙手歡呼但是怪手輾死馴鹿後朝他開過來了，胃快痛死他媽

的，怪手來了大家都得死全公司的人都死了他也要死。 

臨死之前他突然想起曾定那間小小的朋克風酒吧裡面，曾經一隻踩著高跟

鞋的乳牛說自己被一隻豬逼得走投無路了所以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算命錢去算

命。 

他都快死了三十歲了也一事無成這……樣這樣應該也算走投無路了。怪手

來了他就得死。他會死被徹徹底底的壓死。 

 

一身冷汗的醒過來，焦裕凡發現窗外的工地又開始施工了。 

「媽的，什麼鳥夢。」 

昨天晚上他在公司處理廠商退展的後續鳥事直到凌晨十二點，但是他還是

失敗了，掛上電話時他只覺得有千萬隻蟻在齧咬他的指尖，這種又麻又痛的感

覺一路蔓延到了心臟，就算焦裕凡一整天下來陸續吞了三顆感冒藥、兩顆胃

藥，他的身體依然沒有要放過他的意思，為了麻痺這些不爽，對，不爽佔了所

有問題的絕大部分，所以他跑去曾定的酒吧待到凌晨四點才回家，難得的週

六，卻被這該死的施工給毀了，他只睡了三個半小時，他媽的，還是很不爽，

甚至比喝醉前還要更加的不爽。 

還有那個莫名其妙的挖掘機輾死馴鹿的夢也讓他感到不爽。 

頭又更痛了、連胃也開始隱隱的痛起來。 

也許是昨天曾定給他調了一杯名為「似夢非夢」的特調，喝起來有淡淡的

花果香，可是其實是後勁很強的那種地獄混酒。怪不得，他覺得醒來後對於清

醒前的記憶有些顛三倒四的，焦裕凡苦笑往牙刷的刷毛上鋪牙膏。 

經理傳來的訊息還躺在手機裡，他不敢點開，不知道為什麼昨天的夢讓他

有很不好的預感，焦裕凡覺得自己沒有好運氣，他只是一直在逃避，上個月公

司資遣了十多名職員，他僥倖逃過一劫，只是這樣的僥倖不知道可以持續多

久。 

要不去算命吧？心裡響起這個聲音，一些碎片突然猛力地刺向焦裕凡的腦

子。 

他是算過命的。他的前女友是熱愛算命的。 

講白了也不是段多美好的回憶，焦裕凡的前一任女朋友是個迷信的人，拍

過幾部三流的紀錄片，還是個有些瘋癲的人，大學時期就時常拉著焦裕凡去龍

山寺附近的地下街算命，前女友說自己的夢想是成為厲害的導演，焦裕凡覺得

不可能，但他還是會勉為其難地配合她，說她一定會成為一名成功的女導演，

她說她要當導演不要當女導演，她總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堅持讓焦裕凡煩躁不

已。 

前女友說自己可能不會結婚，因為影視製作公司是個要往上爬就必須踩著

別人往上爬的地方，想成為導演的女人如果結婚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弱點，焦

裕凡覺得她瘋了，於是前女友開始歇斯底里的找他麻煩，說他不尊重她，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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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吵架，公寓的隔音設備不好，樓跟樓之間的距離太近一棟樓又住了太多太

多的人，吵到警察都來了，因為前女友說她要死，她就是個瘋子。 

焦裕凡覺得女人很麻煩，因為她們永遠搞不清楚自己要什麼，也搞不清楚

男人要什麼，她們喜歡把事情複雜化，分不清現實跟理想的落差，殺豬殺豬艷

女艷女到底在說什麼他根本聽不懂，好在分開了，偏偏說到算命，又會讓他想

起那段不堪回首的記憶來。 

焦裕凡有夢想，誰沒有夢想，他羨慕曾定年紀輕輕就擁有一間自己的酒

吧，可是他做不到，因為他是北漂來的，他要付房租學貸還有一堆貸款，他需

要這分工作，而工作太忙他沒空做夢。 

他媽的。也許是真的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焦裕凡走進那間算命館之前忍

不住在心裡暗罵一聲，真是操他媽的。 

想當年女友墮胎前也曾經拖著他來算命，他以為女友不會想要這個孩子，

剛好那個時候的他也沒有能力負擔多出來一個孩子的花銷，結婚太早、當爸也

太早，反正女友想要拼事業，那就不要了吧，不要就不要墮了得了吧，這麼簡

單的事情還要算命？女人就是麻煩死。 

當時算命老師說女友的鼻子太瘦下巴太尖沒有幫夫相，說女孩的面相要好

幫得到男人才叫做好的面相，而男人的面相主要就是看事業和財運，不夠的，

女孩補，他的前女友補不了，焦裕凡暗自慶幸，孩子墮了要斷也能斷得乾淨些

了，反正他也早就受不了女友總是把自己的失敗推到他身上，而算命老師幫他

扳回了一城，女友的失敗不是他害的，但是他的失敗卻可以是那個沒有幫夫運

面相的女人害的，焦裕凡為她感到可惜，別說當上女導演了，以前女友極端的

個性，成為瘋癲的老處女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今天想要問什麼問題？」 

地下街的算命館隔音也不太好，隨意搭幾片老舊的木板間隔，焦裕凡甚至

聽見隔壁有一組女大生在問感情很幼稚。替他算命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太

婆，臉上的皺折和乳房都是下垂的，和他們公司裡年輕漂亮的女同事是兩種不

同的生物。 

「事業。」 

老太婆接過焦裕凡寫有生辰八字的紙追問了句：「要幫你排完整八字命盤，

還是算米掛？」 

「差在哪？」 

「完整命盤一千六，米掛算一次五百。」 

「五百的就好。」一千六？他才沒有那麼多閒錢。 

老太婆煞有其事地點了一支香，叫焦裕凡從一個銅盤裡拈上三戳米，焦裕

凡看不懂老太婆在做什麼，見她微微蹙起眉頭，他也跟著緊張起來。 

原來是真的會緊張，當初女友在問該不該把孩子生下來時，她全身都在顫

抖且渾身發燙，焦裕凡以為那是女人懷孕時都會有的生理反應，沒想過可能有

其他理由，只是理由是什麼他至今都搞不懂，只知道墮胎後，女友就開始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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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里的衝他發瘋，說得好像是因為他不願意負責才必須得要拿掉孩子，她可以

生啊，但重點是養不起，若養不起還要生那才叫不負責任吧。 

瘋女人。 

「過一陣子後你的事業會出現轉折，不是往好的。」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當年女友說的也是「我」不是「我們」而現在焦裕凡說的也是「我」因為

事業是他一個人的事。 

「工作上容易出現紛爭，我看到了不太好的卦象，最近要慎防血光之災，

今年貴人運還有財運都很差，事業方面可能會有大幅度變動。」 

瘋女人。當年算命師建議女友把孩子生下來，焦裕凡就是這麼說的，他大

發雷霆，他打了她，打了懷了孕的女友，他有掌控力道但他那陣子壓力太大

了，他往她的臉打了一下，女友崩潰大哭一個禮拜後就把孩子給拿掉了。 

他對她說，把孩子拿掉才能追求導演夢，要成為女導演不容易，挺著大肚

子的女人什麼也做不了只會給別人添麻煩，他對她說恭喜恭喜，她自由了，可

以追求自己的夢想，然後說，分開對彼此都好，他支持她。 

「寶貝，這一切都是為了支持妳的夢想，是妳讓我走投無路。」他說了

「我」不是「我們」。 

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去算命，算命的會證明像你這種爛人，老天爺都不可能

會幫你。這是女友臨走前留給他的最後一段話，焦裕凡覺得更像是詛咒，因為

他剛剛親耳從算命師口中聽到「血光之災」四個字。他不是個迷信的人，所以

當時不管算命師說什麼他都要女友拿掉孩子，但是碰到自己的事他不能不迷

信，他才三十歲，人生才正要開始，他想要趁年輕多賺一點錢，房子是肯定買

不起的，但至少泡酒吧的時間可以拉長些，他要近距離去接觸他所羨慕的人

生，曾定的酒吧帶給他夢想，就如那杯名為「似夢非夢」的特調，如果可以的

話他想要一輩子都有個買醉的地方，他可以把那裡當作現實，離開那裡後的一

切才是一場夢。 

接下來的幾天，血光之災這幾個字像是影子般緊追著焦裕凡，他的失眠嚴

重了起來，胃痛、頭痛、手腳也麻木起來，隨時都在擔心有壞事發生，焦裕凡

甚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見嬰兒的哭聲，他覺得自己瘋了，緊接而來的施工的

聲音確實也把他給逼瘋了。 

他頂撞了經理，在旅展結束後的一場例行會議中，像他瘋了的前女友頂撞

他一般，瘋了似的對著經理那張坑坑洞洞的臉上罵，他什麼都罵，具體罵什麼

不記得了，他受夠了，媽的，瘋女人，該死的瘋女人。 

經理朝著他丟了一疊文件紙，焦裕凡的臉上被劃開了一道口子，他受傷

了，卻很開心，血光之災化解了，可他還是睡不著，他開始擔心「事業上的巨

大變動」，他後悔自己的衝動，後悔自己像個瘋女人。 

人事異動報告出來前的那一週，焦裕凡反覆做著馴鹿噴出黑血的夢，他的

失眠越來越嚴重，頭也越發的痛了。他記得他是先接到公司電話才看到人事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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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報告的，他去公司大家跟他說著恭喜恭喜，恭喜他成功了，該死的算命老太

婆，他成功了，他沒有被資遣，工作上出現巨大變動是因為他打敗了那個該死

的瘋女人。 

專案業務經理已經快四十歲了，好不容易懷上孩子在公司最忙的時候說要

請產假了，這一次是焦裕凡打敗她了，輕輕鬆鬆的，他終於殺死那頭該死的馴

鹿而他卻活下來了。他以為自己再也不會夢到馴鹿，沒想到馴鹿還是出現了，

從馴鹿的黑血裡噴湧出一個血淋淋的嬰兒，那個嬰兒長了他前女友的臉，猙獰

的貼著他的臉怒吼道：像你這樣的爛人，老天爺都不可能會幫你！ 

不是的，他成功了。就結果來說焦裕凡是真的成功了，他接替了業務經理

的位置，他對著那個長了前女友臉孔的噁心嬰兒吐口水：呸！我才不需要老天

爺幫！該死的瘋女人！殺掉妳的瘋孩子是正確的！ 

那個噁心的嬰兒哭得像個被害者，焦裕凡覺得自己才是被害者，這些夢讓

他的頭痛越發嚴重了，他才是被害者，他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但是他剛剛升

職不能倒下，但他還是倒下了，在一場例行晨間會議上，焦裕凡已經將近兩個

月沒有好好睡上一場覺，他忽然喘不過氣昏了過去，被送到了急診室。 

他真的病了，他會沒來由的心悸、手抖、頭痛、胃痛，他全身上下都不舒

服，醫生說要住院觀察，他不要，因為好不容易他就要成功了，但醫生說不

行，所以焦裕凡做了好多檢查，心電圖、超音波、抽血都說著他沒事，但他還

是睡不著，還是會手抖心悸胃痛，只好去掛身心科了，穿著白袍的醫生說是自

律神經失調，現代人工作太忙碌很多人都會這樣。因為自律神經失調焦裕凡的

工作效率變得很差，只要一工作就會手抖心悸渾身不舒服，他也還是失眠。 

    焦裕凡因為身體狀況不佳長期請假不久後就也被資遣了，曾經遞給他咖啡

安慰他的那個學弟取代了他的位置，那天晚上焦裕凡做了決定決定去曾定的酒

吧喝個爛醉，沒想到才幾個月不見那間窄小的朋克風酒吧卻消失了，包上厚重

的木板和保麗龍，曾定最引以為傲的吧台沒了，滿屋子的酒櫃也不見了，一些

雜物被搬出來堆放在門口。連個通知也沒有，焦裕凡是徹底崩潰了的，他掄起

拳頭往牆上砸去了，砸到隔壁居酒屋的老闆跑出來關切了，他說曾定自殺了但

是沒死成，還說曾定已經兩個多月沒有繳房租了，一年多來一直拖拖欠欠的，

還說因為曾定的關係這一區的房價怕是要跌了，還說現在的年輕人抗壓力怎麼

就都這麼差了，憂鬱怎麼就變成國民病了，他們那時候過得更辛苦都撐過來

了，焦裕凡讓他閉嘴，他罵他瘋子，他也罵他瘋子。 

    回到家以後，焦裕凡瘋了似的把酒櫃裡所有的酒通通拿出來，冰箱裡有一

點迷迭香也給拿了出來，他發了瘋地想要嚐到「似夢非夢」，儘管他還是心悸還

是頭痛也依然睡不著，他把從醫院拿來的那些藥通通倒到水槽裡他不需要，他

哪裡會需要他又沒有憂鬱也並不焦慮他才不需要鎮定劑他只需要曾定和曾定的

酒吧，幾杯烈酒下肚焦裕凡早已分不清自己在喝什麼了。 

他又看見那隻馴鹿馴鹿的角長出來了之前的馴鹿是沒有的，馴鹿不穿西裝

了他踩著高跟鞋鞋跟是那麼的尖發出叩叩叩的聲音，馴鹿走到一面鏡子前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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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卻是焦裕凡的臉有時是曾定的，突然間馴鹿頭上高傲的角猛然崩裂了下來，

崩下來後從頭上噴湧出極黑的血，馴鹿的臉轉瞬間顯得猙獰了起來，焦裕凡耳

畔又一次響起了那句詛咒：像你這樣的爛人，老天爺都不可能會幫你！長了他

的臉的沒有角的馴鹿對他說，嘿！你怎麼這麼久沒來了？ 

馴鹿站在吧檯前表情有些許責怪，你的店還在啊！焦裕凡開心的拉開鐵灰

色高腳椅，點了一杯「似夢非夢」，今天店裡有點吵焦裕凡的頭卻不那麼痛了，

他聽見叩叩叩的聲音，曾定告訴他忍耐一下就好，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忍耐一

下就好的，好不了的就是沒忍下來罷了，焦裕凡笑了，只是突然間身體怎麼就

騰空了，曾定的臉變成了那隻馴鹿的樣子是長了角的，他的表情好失落好失落

好像在告訴他他好不了了，因為聲音太大了隔音太差了樓上一直空著的房間搬

進一組新房客了，他們搖晃著焦裕凡要他把馴鹿頭上的角給摘下來了，窗外，

打樁機先是空轉了幾聲鑽入到地面，好像擊打到了什麼，什麼硬生碎裂，還來

不及確認，緊接而來又是另一聲巨響，似乎又有另外一些什麼被硬生生地擊碎

了。 

 

 


